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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灯塔修复的匠心担当

李万祥和燃灯塔的缘分说起来有40年了。
燃灯佛舍利塔，作为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标志性古建筑，历经风

雨战乱，在 1976 年唐山大地震中受损严重。塔身开裂，塔刹（塔顶
的装饰构件）歪斜破损，檐角悬挂的数千铜铃大量残缺丢失。

1986年，北京市文物局与通县政府决定对燃灯塔进行抢救性修
缮，组建了一支六人专家修复小组。时年正值技艺成熟期的李万祥，
因其精湛的青铜工艺被选入小组。燃灯塔上悬挂了2248个铜铃，他
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修复最为复杂精巧的塔刹，以及补铸、修复塔檐
上多达 1200余个缺失损坏的铜铃。“那会儿条件苦啊，没有吊车，只
能搭外围架子，靠滑轮把几吨重的铜构件吊上去。”李万祥告诉记者。

塔刹主体构件的修复采用了传统的“水冷却法”。他们将残损的
铜件浸入特制的水池中，仅露出需要焊接的部分，焊好后再补铸缺失
部分，接着加工打磨，如此循环。水起到了冷却和保护作用，防止焊
接高温对周围脆弱的古铜造成二次伤害。这个过程极其缓慢，需要
极大的耐心和精准的控制。

更大的难题在于那1200多个铜铃。它们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大
小不一，纹饰各异，铭文不同，甚至因壁厚、合金细微差别，敲击出的
声音也高低清浊有别。李万祥需要为每一种缺失的铃“量身定做”。
他和徒弟赵凤梅反复试验，通过调整铜、锡、铅的配比，控制铸造时的
温度和冷却速度，模仿出与原有铜铃相匹配的金属质感与音色。每
个铃的悬挂角度也有讲究，需确保其在风中能自然摆动发声。那段
日子，工作室里终日响着叮叮当当的试音声，直至找到最和谐的那个
音符。

李万祥保留了大量当年亲手绘制的图纸和现场拍摄的黑白照
片。这些纸张虽已泛黄脆化，但上面的每一条墨线依然清晰工整，数
据标注一丝不苟，真实记录着那个没有CAD制图软件的年代，匠人
们如何用一笔一画的质朴方式，为历史建筑留存下精确的形态与结
构信息。翻阅这些档案，仿佛能看见当年在脚手架上测量、在灯下伏
案绘制的场景。“图纸、笔记，这些不是废纸，是历史的证据，是下一次
修复的钥匙。”在他看来，传统工艺的传承，不仅在于技艺本身的传
授，也在于这些伴随技艺产生的、承载着时间与经验的实物档案，能
够得到系统而珍重的保存与整理。

古法技艺的当代绽放

“传统工艺不能死守着老规矩，得跟时代结合才能活下
去。”李万祥的工作室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一件件青铜作品
上，既有复刻的古青铜器，也有融入现代设计的文创产品和
大型雕塑。他拿起一枚手掌大小的青铜镜，镜面光洁如镜，
背面浮雕着大运河蜿蜒流淌的纹路，“你看这面镜子，背面是
精美的浮雕，还有一个小玄机，镜面在阳光下还能通过光影
投射出通州燃灯塔的图案来，这就是传统与创意的结合。”

他始终坚守“失蜡法”这一核心技艺，“这是祖宗传下来
的宝贝，能精准还原复杂纹饰，不管什么器物，核心工艺不能
丢。”但他并不墨守成规，“古代用普通沙子做模具，现在我们
用石英粉等新材料，效果更好，也更耐用。”从国家大剧院的
铜地板、鸟巢的铜构件，到黑龙江省政府十多米高的铜坐龙，
再到比利时、瑞典等国的城市雕塑，李万祥的作品跨越古今、
走向世界。

近年来，李万祥将目光投向文创领域，希望让青铜技艺
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现在市面上的通州文创，要么粗糙要么
缺乏特色，体现不出地域文化的精髓。”他略显遗憾地说。为
此，他开始探索文创开发，推出按比例缩小的燃灯塔铜铃、通
州八景主题青铜摆件等产品。“你看，这枚铜铃是按比例缩小
复刻的，音色和原塔上的几乎一样，既可以当摆件，又能当风
铃。”他轻轻晃动铜铃，清脆的声响与燃灯塔的塔铃遥相呼
应，“这些文创不是简单复刻，得考虑实用性和观赏性，让年
轻人愿意买、愿意传。”

已近七旬的李万祥，还主动学习电脑设计、3D建模等新
技术，“原来手绘一张图要几天，现在用软件快多了，但创意
和核心思路还得靠自己。”他打开电脑，向记者展示着刚设计
好的中医四大名医系列雕塑图纸，“先做文字资料整理，再画
平面图，最后变成立体图，全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面对3D打
印等现代技术的冲击，他并不排斥，“技术可以当辅助，但不
能替代手工。”他拿起一件手工制作的青铜纹饰件，“机器做
出来的东西没有灵魂，手工的每一笔都有温度，这才是传统
工艺的魅力。”

让青铜技艺扎根副中心

“干这行的越来越少了，我们师兄弟九个，最后就我一个
坚持下来了。”谈及复刻技艺的传承困境，李万祥的语气里有
些无奈。青铜器制作涵盖塑型、翻模、蜡型、浇铸、做旧等十
几道工序，繁琐且耗时，“一个简单的青铜摆件，从设计到成
品往往要做几个月，年轻人耐不住寂寞，觉得赚钱慢、没前
途。”他前前后后带过上百名学徒，有学校安排的实习生，也
有主动上门拜师的爱好者，但大多半途而废，“现在能从头到
尾掌握所有工序的，寥寥无几。”

最让他忧心的是，传统工艺的核心技艺面临失传风险。
“很多年轻人连基本的翻模、做旧都不愿意学，更别说领悟
‘失蜡法’的精髓了。”他说，“学这门手艺，最少得五年才能入
门，要想独当一面，没有十年八年根本不行，现在没人愿意花
这么长时间沉淀。”为了留住技艺，李万祥将工作室打造成传
艺平台，“只要有人愿意学，我就倾囊相授，不管是技法还是
规矩，都毫无保留。”他常对学徒说，“学这门手艺，首先得爱
它，其次要沉下心，急功近利做不出好东西。”

作为土生土长的通州人，李万祥希望青铜技艺能在城市
副中心的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通州是大运河的源头，
有深厚的历史底蕴，青铜器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应该让更
多人知道。”李万祥告诉记者，未来他计划开展公益讲座、技
艺展示等活动，让中小学生、传统文化爱好者走进工作室，近
距离感受青铜技艺的魅力，“哪怕只有一个孩子感兴趣，愿意
来学这门手艺，也是一种传承。”

面对新媒体浪潮，李万祥也在思考如何借助网络推广青
铜技艺。“现在抖音、直播很火，有的企业靠直播起死回生。”
李万祥说，“但网上的文创较为同质化，没有创意，我们不想
跟风，想靠真手艺、好作品说话。”他坦言自己不懂网络运营，
也担心过度商业化会破坏传统工艺的纯粹性，“如果靠炒作、
博眼球来推广，反而会毁了这门手艺。”

如今，李万祥依然每天泡在工作室里，琢磨新的创意，打
磨未完成的作品。“只要身体允许，我就一直做下去。”工作室
的角落里，摆放着他精心收藏的青铜残片、古老模具，每一件
都承载着他对这门手艺的热爱。“青铜器能保存几千年，我希
望这门技艺也能传承下去，成为通州文化的一张名片。”李万
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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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铸钢学徒到古铜传人

“这枚燃灯塔铜铃的纹饰还得再细修，要和原塔的一模一样。”在
北京宋庄梨花渡戏剧村的工作室里，67岁的李万祥正拿着刻刀打磨
一件青铜文创，指尖的老茧与青铜的冷硬质感碰撞出岁月的火花。

李万祥的故乡通州张家湾，是一座因漕运而兴的古镇，历史底蕴
深厚。这可能是他对传统工艺倍感亲近的原因。青年时期，他学习
的是与现代工业紧密相关的铸钢技术，专攻汽车零部件铸造。那段
日子里，他与钢铁为伴，反复实践着塑型、翻模、浇铸、清砂等一套被
称为“十大工艺”的流程。这些工艺严谨、枯燥，却为他打下了坚实的
金属加工基础。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81年。22岁的李万祥，怀着对传统技艺的
向往，经人引荐，几经周折，终于拜在“古铜张派”第三代传人贾玉波
先生门下。“古铜张派”源起于清代宫廷造办处，以精湛的青铜器修
复、复制技艺闻名，其谱系可追溯至晚清。贾玉波先生出身“贾氏文
物修复之家”，是业内公认的大家。拜师，意味着从现代工业铸造体
系，转入一个更讲究手感、眼力与历史知识的传统手工体系。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李万祥开始了系统学习。从辨识青铜锈
色、理解历代器型特征，到掌握核心的“失蜡法”等全套工艺，每一步
都需沉心静气。修复不仅仅是“修补”，更是“解读”；复制不仅仅是

“模仿”，更是“对话”。
历经数十载磨炼，李万祥形成了自己清晰的技艺体系与传承理

念。他熟练掌握的传统“失蜡法”，包含塑型、翻模、制蜡型、修型、挂
砂、制壳、脱蜡、焙烧、熔炼、浇铸、清砂、焊接、打磨、做旧等十余道核
心工序，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他尤为强调“复制”与“仿制”的本质区别。在他眼中，“复制”是
一项严谨的学术性工作，要求与原器物在形制、尺寸、纹饰、重量乃至
锈色质感上高度一致，除去材料铸造收缩带来的极微差异，需做到

“形神兼备”，常用于博物馆展览研究或替代。“仿制”则允许在考据的
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艺术演绎，侧重捕捉古器的神韵，可用于文创开
发。无论是复制还是仿制，最高原则都是“修旧如旧”，尊重文物原有
的历史信息。

“青铜器不是冰冷的金属，它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话匣子’。”李
万祥常这样说，“每一道纹饰，每一种器型，都诉说着那个时代的技
术、信仰与审美。我的工作，就是听懂它的话，再把断了的话接上。”
对他而言，修复不仅是手艺，更是一场与历史深处的工匠进行的精神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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